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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与城市交界，
也与县区农村交界的地方。这地方，就
如同一个人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一样，
自然地就比两岸的人多了观望，多了比
较，也多了不确定。而我生长的家庭，也
有点类似这地方。我的父亲在城市工
作，母亲每天在田地里劳作，而母亲的
家正属于县区农村。由于父亲的存在，
我家晚上总是坐满了乡亲，听广播、看
电视、议论国家大事、谈论城乡趣闻，使
我们家仿佛成了一个城乡交界处的“交
界处”。

我和城市的关系，与以上的情形也
有些相似。我们村的一批年轻人，不甘
心那时的城乡差别，每天骑上自行车，到
城市里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我自然
也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从家到
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家里。那之间是一
条十几里长的坑洼不平的土路。

如今，那条土路早已变成了笔直宽
阔的柏油路。可那条路在我这里，仿佛
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仿佛永远地走
在路上，永远地无法抵达路的一头。我
知道，那条路其实已变成了一条心路。
它连结的已不仅仅是城市和村庄，还波
及了与心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生与
死，比如善与恶，比如爱情与婚姻，比如
文明与愚昧，比如傲慢与偏见……但无
论它波及得多么深远，我总能看到一个
影子，它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明晰，却可
以体味、体察在任何一头都难以体味、
体察的人生滋味和真谛。所以对于写
作而言，那条路几乎可说是上苍对我的
恩赐。

在我看来，小说写作其实是个寻真
的过程，寻找的正是真的情感，真的内
心，真的差异，真的人与人、人与事、人与
物的微妙关系。

何玉茹，1952 年生于河北石家庄。
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文学》编
辑、《长城》副主编、河北省作协创作室
主任。出版长篇小说《前街后街》《葵
花》等 7 部，小说集《天外之音》《楼下楼
上》等 5 部。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第一届孙犁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
大奖。小说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出版
发行。

何玉茹

《她和她的麦子》

哲贵，1973年生，浙江温州人。现为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
编。出版小说《金属心》《仙境》《化蝶》

《微不足道的一切》，非虚构作品《金乡》
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
说奖、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杜甫
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俄文、韩
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出版发行。

哲 贵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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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坚
持了20多年的跑步者。我发现，这两者
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当然，也有不
同之处。

写作和跑步相同的地方有：
第一，两者都需要长久地坚持。写作

是在一点一滴中、在日积月累中，将每一
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构建起来；每一
次长跑，也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最终
才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和一个具体的公
里数。可以这么说，没有坚持，就没有写
作和跑步。

第二，两者都需要控制好节奏。要根
据自身的条件和状况，不要受外界影
响，不要被别人带偏节奏，坚定地按照
自己的节奏，朝着设定的目标，稳步前
进。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跑步者，许多人
写着写着就消失了，很多人跑着跑着就
掉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控制好
节奏，过早消耗了体力，导致自己迷失
了方向。

第三，两者都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不
断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
系。很多写作者，刚开始只是有话要说，
想表达。其实，表达只是一个动机，很多
时候，并不清楚表达的方式和对象，更不
会考虑表达的有效性。只有在不断的写
作过程中，慢慢认识自我，才能找到为
什么要表达、表达的意义何在、对自我
和世界有没有建设性等问题的答案。跑
步也是，在不断地跑步过程中，加深对
自己身体的认识，同时，让自己的身体
和大自然保持平衡与和谐，让自己更健
康，更有活力。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跑步有终点，
而写作没有终点，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终
点在哪里。我们只能一直写下去，直到写
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获奖感言

我们身处变化极快的世界，不管
是前沿科技、国际局势，还是日常生
活、社会环境，都不知第二天会发生什
么样的新变化。特别是我从小就喜爱
的围棋，以及我以围棋为题材的创作，
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原来似
乎是很稳定地存在着。早年人们认定
围棋变幻无穷，有361个落子点位，几
何级的变化量，是人类难以穷尽的难
题，所以有千古无同局的说法。那时
谁都不知会出现一个“阿尔法狗”，它
很快就把世界冠军打败了。后来的

“阿尔法元”，已经可以击败“阿尔法
狗”。听说其他有关围棋的人工智能
还在开发和进化，所以不知以后又会
站上怎样的高度。

人工智能的“攻城略地”自然不会
局限于棋类博弈。它的算法强大，已渗
透世间各类日常事务，比如撰文构思、
医疗辅助等。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入
各文艺门类，比如绘画、音乐、诗歌甚至
小说，虽然眼下还不成气候，但不知哪
一天，它在一分钟之内所呈现的形态，
又会让人产生怎样的感叹和无奈。但
我还是坚信，在艺术创作上，人工智能
可以抹平那些平庸的仿造的东西，但抵
达艺术至高境界的终究还是真正的好
作品。好作品是独特的，出自艺术家独
特的经验、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想、独
特的表现。这种发自内心的独特，是算
法再强的人工智能都无可企及的。正
因为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对作品的评判
便各有不同。

我从事文学创作50余年，现已年逾
古稀，还能有作品问世并得到转载和评
论，还能得到鲁迅文学奖的奖掖，这既是
对我一生文学事业追求的肯定，也给予
了我辞难达意的心灵慰藉。

储福金，1952 年生于上海，江苏宜
兴人。曾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至今
已发表及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
50多篇，短篇小说百余篇，散文集3部，
诗若干首，文学理论文章多篇。曾获庄
重文文学奖、江苏省政府文学艺术奖、
紫金山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法文、日文、俄文、韩文等出版发行。

储福金

《不知》

艾玛，1970年生，湖南澧县人。曾任
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作家。2007年开
始小说创作，出版小说集《白耳夜鹭》《白
日梦》《浮生记》《路过是何人》，长篇小说

《四季录》（《漫长的正义》）《观相山》。曾
获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汪曾
祺文学奖、高晓声文学奖等。

艾 玛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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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获得这份荣誉，感谢诸位评
委老师的喜爱与认可，也感谢读者朋友
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理解和鼓励。

我想，在今天，所有写作者都需要面
对的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
小说的身份与意义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
变——不只是时间的镜子，照着我们的
行动、思索与幻想，使其坦诚，使其果敢，
使其历历在目；也是一座精密的铜钟，指
针移动如同叙述，分秒前进，周而复始，
钟声四处奔涌，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荡
去；还可以是漫游者的地图，标记思念与
怀恋之所在，我们经过或是停留，自由地
放大心中的比例尺。

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是，写作者自
身的位置自始至终从未偏移过，还是在
书桌前，面对着沉默的空气、无声的记
忆、空白的纸张或屏幕，凭借着感受、经
验与想象，以有限的自身作为绵长的阶
梯，向上或者向下而去，拨去云雾，令心
中的一切逐渐显影：有草木也有碎石，有
不倦的流水、鸟兽、被风吹拂的云朵，也
有同行者的问候与祝福。而这也正如那
些被写下来的小说，既是我们孤身行走
时想要对世界讲述的故事，也是目击黎
明时想要与远方的友人们说出的话语。
在更加漫长的季节和前方未知的旅程
里，这些声音让我们相互为伴，从此不再
分离。

最初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过有一
天能够取得这份殊荣，那离我似乎是过
于遥远的事情。如今站在这里领奖，我
想对于任何写作者来说，这种莫大的激
励不言而喻。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尽
量写好下一篇作品，讲出那些在这个时
代里亟待被讲出来的故事，注视那些可
爱而温柔、善良且正义的人们，让文学照
亮更为广大的世界。

班宇，1986 年生于辽宁沈阳，青年
作家。小说见于《收获》《当代》《十月》等
刊物，出版有小说集《冬泳》《逍遥游》

《缓步》《白象》等。曾获茅盾新人奖、《钟
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华语青年作
家奖、百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曾任
剧集《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

班 宇

《漫长的季节》

《序曲》，艾玛著，《十月》
2025 年第 1 期

《漫长的季节》，班宇著，《十月》
2022年第3期

《彼此》，哲贵著，《长江文艺》2024年
第10期

《她和她的麦子》，何玉茹著，《长城》
2025年第4期

《不知》，储福金著，《钟山》
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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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创作上，我起步是比较晚
的。正式开始写小说时，我已人到中
年。在这之前，我经历了长达两三年特
别迷茫的时期。2004年，我从长沙一所
军校转业到青岛的一所地方大学做行政
工作。离开教学岗，不用上课，也没有写
论文的压力，起初我感到很轻松。但没
过多久，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也
曾试过做兼职律师，但时间和精力上都
不太允许。2007年夏天，我父母来青岛
小住，他们谈起家乡小镇，我的记忆被激
活了。家乡的人和事，牵动着我的心绪，
于是我按捺不住地尝试用小说的形式把
它表达出来。可以说，这是我在小说创
作上迈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那时
的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也不
知这条路走起来有多艰辛，我唯一确定
的是，我找到了一件能让我调动自己全
部激情、忘我投入去做的事情。

这些年坚持写下来，我觉得文学一
直在奖赏我、滋养我。它让我的生活变
得充实，精神上感到富足。我的世界变
得辽阔，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次我
的短篇小说《序曲》很幸运地获得鲁迅文
学奖短篇小说奖，这是文学对我的再次
嘉奖。感谢评委们的肯定。对我来说，
这是莫大的荣幸，同时这也意味着更高
的自我要求，因为这是以鲁迅先生之名
命名的奖项，它是奖励，也是鞭策，更是
一种提醒，提醒我要坚守文学初心，要以
更谦逊的姿态看待自己的写作。

文学接纳一切愿意坐下来写作的
人，但文学的天花板却很高，我知道自己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喜欢写短篇小
说，它帮助我成长。以后我会继续坚守
自己的文学理想，好好打磨自己的手艺，
坚持写下去。

（含小小说）


